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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的情緒與超越自我的表現： 

敬畏情緒的正向影響效果*

余民寧 熊師瑤** 許雅涵 翁雅芸

敬畏情緒為自我超越之情緒，是正向心理學新興議題，能促進個體心理健康，並協助人類度過如

Covid-19疫情等艱困時刻。本研究認為敬畏情緒能引發正向情緒與行為，區分兩項子研究探討其影響效

果。研究一採前實驗研究設計單組後測設計以及調查法進行，邀請720名大專院校學生參與網路調查， 

並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建構敬畏情緒影響模型。研究一整體模型適配，研究結果認為敬畏情緒引發個體

感恩情緒，促進利社會行為，最終產生幸福感受，且敬畏情緒需透過感恩與利社會行為才能促進幸福

感，經敬畏情緒所引發的感恩，也須透過利社會行為方可激發幸福感，上述結果顯示利社會行為是敬畏

情緒促進幸福感的關鍵中介角色。研究二接續上述成果，採實驗法分析不同情緒（敬畏情緒、正向情緒

和負向情緒）對利社會具體表現因果影響，將90位參與者區分三個組別，分別觀賞誘發不同情緒影片

後，填答心理評量問題並接受利社會行為具體表現測量（捐款與否）。研究二結果認為，自然環境影片

可誘發正向敬畏情緒，自然環境威脅影片則誘發負向情緒與敬畏情緒，而幽默影片則引發正向情緒。雖

然敬畏情緒皆可引發感恩與利社會行為傾向，但只有正向敬畏情緒才會將利社會行為付諸具體行動，表

達捐贈更多金額之意願。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教育與輔導應用的具體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與

實務工作參考運用。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自我超越的情緒、利社會行為、感恩、敬畏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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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正向心理學與正向情緒研究在國內外開始蓬勃發展。正向情緒對於個體的

生理與心理健康、個體與社會關係的穩定，具有重要的影響性（Haidt, 2003），例
如：敬畏情緒（awe）即被認為在Covid-19疫情期間，容易被引發的個體情緒之一，
雖然其不能使人避免染疫，但卻能幫助個體在困難時候感受到生活的正向部分

（Büssing et al., 2021）。
敬畏情緒為正向情緒之一（Campos et al., 2013; Shaver et al., 1987; Vaillant, 2008a, 

2008b），是正向心理學領域中新興研究議題。然而，過往文獻的記載，泰半以旅
遊、哲學、宗教等領域為研究範疇，或是以評論性文章的描述為主，比較缺乏心理學

與教育學研究基礎，更遑論本土性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目的，即期望透過敬畏情緒對

個體後續影響效果的探討，逐步累積本土實證研究成果。

敬畏情緒的定義多元廣泛，相關學者普遍認為它屬於複雜、高層次的正向情緒之

一（余民寧等人，2022；Campos et al., 2013; Prade & Saroglou, 2016;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et al., 2017）。最早提出敬畏情緒研究的學者認為，敬畏情緒概等於欽佩
（admiration），包含權力（power）與驚奇（wonder）或是一種高峰經驗（Maslow, 
1964; McDougall, 1910），其他學者則認為敬畏情緒是一種有方向性的模糊狀態，會
隨著背景、評估方式而變化內涵，也會激發好奇心和探索的動機（Izard, 1977; 
Lazarus, 1991）。
敬畏情緒的核心特色包含廣大（vastness）與調適（accommodation）兩個概念

（Keltner & Haidt, 2003）。「廣大」是指物理或社會尺寸，以個體經驗為參考架構；
「調適」則是個體經歷廣大經驗後，引發需要認知調適之過程，而此過程將使個體產

生渺小、無力與困惑感受，若調適成功則促使頓悟與重生，但調適失敗則會感到害怕

與受到威脅。因此，敬畏情緒是指超越個體當前對巨大參考架構刺激的一種情緒反

應，也是在難以解釋的情境中伴隨迷惑、驚訝、迷惘的情緒，亦或是在某種強而有力

情境中伴隨服從情感的情緒（余民寧等人，2022；Piff et al., 2015）。
余民寧等人（2 0 2 2）探索本土化敬畏情緒的結構並編製出敬畏情緒量表

（General Awe Scale, GAS），對敬畏情緒內涵區分為：好奇探索、讚嘆自然、欣賞藝
術、感覺渺小與連結感等五個子向度，為本土化第一個敬畏情緒的正式測量工具。該

研究認為敬畏情緒在結構上仍屬正向情緒概念，且敬畏情緒與正向情緒、利社會行

為、主觀幸福感、靈性幸福感與感恩情緒之間皆具有正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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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情緒需要透過訊息豐富的誘發物（目標或事件）來引發（Keltner & Haidt, 
2003; Shiota et al., 2007），包含大自然美景、外太空景象、領袖人物、人類成就美
德、藝術音樂、天然災害、流行疾病等（Bonner & Friedman, 2011; 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Thomson & Siegel, 2017），並且可以歸類成三
大類型誘發物，分別為社會性誘發物、物理性誘發物與認知性誘發物（Keltner & 
Haidt, 2003），但其中均必須包含誘發個體感覺「廣大」與「調適」的歷程。
敬畏情緒具有許多跨領域的應用價值，能引發個體專注於團體利益的利社會行為

（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增加學習探索的動機（Valdesolo et al., 
2016）、增進健康（Stellar et al., 2015）以及幸福感程度（Rudd et al., 2012），但目前
受到關注的程度遠低於其他正向情緒（Stellar et al., 2017），且其中的影響效應為
何，仍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其應用深度與廣度。

敬畏情緒是有助於激發靈性的重要因子（Sundararajan, 2002;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也是一種集體性情緒（collective emotion）。靈性和集體情緒能使
個體不再只有重視自己，而是將自身視為大群體的一部分，能與群體產生更緊密的連

結，也願意將自我縮小，轉向關注更大群體，促進有利於群體之行為，學者們也發現

這種能擴大個體的自我認知情緒，是敬畏情緒所獨有的特質（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其次，正向心理學的擴展與建構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認為，
正向情緒的經驗有助於拓展個體的認知與行動，增加個體的資源，並能與他人連結，

也能促進正向的向上循環（Fredrickson, 2001）。
本研究奠基與延續余民寧等人（2022）研究成果，延伸探討敬畏情緒能否接續引

發個體其他正向情緒與行為（感恩、利社會行為、幸福感），並更進一步產生具體的

正向行為反應，建立與驗證其因果路徑關係，以促進人類社會身心健康之發展。

一、敬畏情緒與感恩之關係

敬畏與感恩（grateful）同樣歸屬「自我超越的情緒」（se l f-t ranscendent 
emotions）之一。Stellar 等人（2017）認為部分情緒具社會性，例如：防禦與生存目
的所產生的正向情緒具有社會性功能，因此才能發展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促進群體間

合作與維持穩定，因此這些正向情緒關注焦點將超越個體本身需求，轉而專注於他人

需求層面，使個體得以連結社會群體的其他人，是一種他人為導向（other-oriented）
的情緒，特別是感恩與敬畏情緒，可促進人類的照護、合作以及社群間協調目的，後

續更有利於引發個體的利社會行為，因此建構「自我超越的情緒」定義。相較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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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情緒關注焦點於個體自身，例如快樂（具有安全與熟悉感）、驕傲（自我地位提

升），自我超越情緒則減少對自我的關注，如敬畏情緒表現出渺小與謙遜，具有對社

會集體的承諾特性，對人類具有社會性良好益處等（Keltner & Haidt, 2003; Stellar et 
al., 2017）。
感恩情緒是個體對提供其好處之來源所具有的正向情緒反應（Fagley, 2016），

其來源可能為事物本身或者給予事物之源頭，例如：觀看壯麗的日落景觀、獲得靈性

經驗、滿足生理與心理需求、具有正向人際交往經驗等（Kiang et al., 2018），上述來
源也正是敬畏必備核心條件，可見促發敬畏情緒能進一步促使個體產生感恩之情。

Nelson-Coffey等人（2019）採用虛擬實境方式，發現敬畏體驗可引發個體其他的
正向自我超越情緒（自我悲憫、感恩與愛），但也可能激發負向情緒（羞恥、恐懼與

厭惡），這表示即使當個體對於負面事件感到敬畏，如自然災害或恐怖攻擊（Gordon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也能使個體思考要採取幫助他人的動機與行動，進而產
生感恩與利社會行為。例如，美國911事件後，群眾最常出現之情緒即為感恩情緒
（Fredrickson et al., 2003）。因此，敬畏體驗能激發後續的感恩情緒。

二、敬畏情緒與利社會之關係

敬畏情緒藉由面對超越原先自我參照架構的刺激（例如：大自然景色、巨大建築

物、偉大藝術作品等），引發調適的感受（Keltner & Haidt, 2003），為恢復原先認知
架構的平衡，因而會激發出個體自覺渺小之感受，此渺小感將使自我重要性感覺降

低，減少專注於自身，並能使個體在群體中更顯得無私（Campbell et al., 2004; Piff et 
al., 2015）；也就是，敬畏情緒使個體產生團體的存在感和目標高過於自己本身感
受，增加全體為一體的知覺與連結，促進感恩情緒與同理心（McCullough et al., 2002; 
Saroglou et al., 2008;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Weinstein et al., 2009），產生利社
會行為，更願意去關心其他群體事物，並且與之建立連結關係（Campos et al., 2013; 
Guan et al., 2019; Shiota et al., 2007）。
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即是一種個體超越自我個人利益所產生出來有

利他人的行為表現。超越（transcendence）概念源自於Maslow（1969），是一種超過
個人層次的人類意識和行動，也是一種對價值觀的持續追求。而超越概念運用在多層

面，可能為超越人際界線（與他人建立聯繫）、超越時間與超個人（意識可感受到之

外的力量），因此超越可以是一種與所屬社群連結的關係，減少關注自身行為，並且

增加對外的實體關注，增進有利群體行為表現（Castelo et al., 2021）。超越自我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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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是超越個人的自私需求（Schwartz, 2012），Schwartz所提出的價值觀理論認為自
我超越是為人類和大自然的生存權利而努力，或能提高自己以外群體的有利行為，具

有此價值觀的個體能表現出具體利社會行為（Ardenghi et al., 2021; Caprara et al., 
2012）。如同敬畏情緒被過往研究者定義為自我超越的情緒（Stellar et al., 2017），
本研究認為利社會行為亦可被稱之為自我超越（或超越自我）的具體行為，此為增進

人類正向與幸福感的重要行為表現。

Piff等人（2015）用五個子研究探討敬畏情緒對利社會傾向影響性。該研究發現
敬畏情緒造成個體感受到「小我」（small self），比起其他的利社會情緒（例如： 同
理心），將會更顯得慷慨，也能做出更符合社會道德的各項決定。敬畏情緒也將有助

於增加環境保護的利社會行為（Zelenski & Desrochers, 2021）。過去研究也發現，敬
畏情緒增加對團隊與領導者的承諾，並具有更高的忠誠度，也更願意為團體犧牲，增

進團隊凝聚力與團隊和諧（Shiota et al., 2007），尤其在非西方文化下，敬畏情緒更
能促使個體考慮與他人之間關係的連結性（Stellar et al., 2017）。
然而Joye與 Bolderdijk（2015）認為，雖然敬畏確實能激發渺小感與謙卑，同時

使個體產生好心情，但不一定能產生具體利社會行為，這代表敬畏情緒與利社會行為

之間可能還有其他影響因子存在，也可能是因為不同敬畏誘發物對於激發利社會行為

的影響性有所不同的緣故（Prade & Saroglou, 2016; Valdesolo et al., 2016）。因此敬畏
情緒與利社會行為之間的關係，仍有許多值得研究者們探究之處。

三、敬畏情緒、感恩、利社會行為與主觀幸福感間關係

Perlin與Li（2020）提出敬畏轉化到利社會的自我調節過程理論，他們認為當個
體經歷敬畏刺激源時，產生認知調適歷程，這是一種個體自我成長變化，並且通過自

我發展，形成敬畏的自我轉換效果（awe's self-transformative effects），而此效果產生
寧靜自我感（quiet ego）。相較於其他理論認為敬畏縮小自我感受，才能增加關注他
人感，但Perlin與Li理論認為，兩者之間並非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因此敬畏會
增加自我與他人相互依賴感受，進而產生利社會性，而從敬畏到利社會性的中間認知

轉化過程，則是渺小自我歷程，這個路徑同時適用正、負向敬畏情緒。本研究認為敬

畏情境經歷自我縮小感，產生自我與他人的相互依存感的過程，與感恩也有所關聯。

當個體感受到幫助產生感恩之情時，促使個體建立與維持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互動，此

種互動是一種相互依存感受，讓自我與他人能更加親密，進而誘發利社會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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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經驗廣大的刺激源後，引發認知調適的過程，進而產生渺小感受，且使時間

感有所變化，產生更多空閒時間感受，如此引發自覺幸福與存在，有可能促發幸福感

（Keltner & Haidt, 2003; Rudd et al., 2012）。廣大情緒經驗讓個體產生好心情（Joye & 
Bolderdijk, 2015），引發後續正向的情緒經驗，讓個體感受到與社會群體的「連結
感」（connectedness）以及與生命「當下存在感」（presence），進而引發幸福感
（Bonner & Friedman, 2011; Schneider, 2004, 2009）。前者代表敬畏情緒能使個體經驗
到與所有生命體（all living things）、宇宙（universe）萬物連結一起，其概念意涵雷
同於靈性（spirituality）；後者代表敬畏情緒能排除個體認知干擾，專注於此刻與此
時，其概念意涵雷同於正念（mindfulness）（Carr, 2011; Linley & Joseph, 2004; Snyder 
& Lopez, 2005）。
敬畏情緒能使個體增加對事物的開放、接受程度（Pappas & Friedman, 2007）與

存在意識感受（existential awareness），同時提升容忍模糊狀態或未確定的能力
（Armstrong & Detweiler-Bedel, 2008; Sundararajan, 2002），將促進個人成長，引起心
理改變。因此敬畏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情緒，最終歷程是能促發個體高層次的幸福感發

展（Stellar et al., 2017）。
透過誘發敬畏情緒可引發個體後續的正向情緒與正向行為，包含感恩、利社會行

為，而感恩亦能促發社會連結，觸發利社會行為（Tudge et al., 2015）。當個體因他人
的行為而獲得好處，激發感恩情緒同時也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動力（Zelensk i & 
Desrochers, 2021）。感恩情緒的「發現、提醒、綁定理論」（find-remind-and-bind 
theory）認為，感恩情緒促使個體建立與開發新的人際關係，維持現存的人際互動，
深化親密關係（Algoe, 2012）。感恩程度愈高，則自我提升能力（Armenta et al., 
2017），身體會較健康（Hill et al., 2013），且利社會行為愈高（Fogarty, 2020），進
而引發幸福感（Emmons & McCullough, 2003; Wood et al., 2010）。
雖然感恩與幸福感之間具有正向關聯性，已經獲得許多研究驗證，然而近年後設

分析研究發現，此關係的效果強度其實只是建立在個體導向（ i nd iv idua l i s t i c 
orientation）文化影響下（Portocarrero et al., 2020），表示在群體主體（群我）觀點的
文化下，相較於直接引發自身幸福感，我們傾向於透過群體歸屬感，產生有利群體社

會的行為，維持團體的和諧性後，才引發個體本身的幸福感。此外，多項研究皆證實

利社會行為之目的在於引發幸福感（Aknin et al., 2018; Curry et al., 2018; Hui et al., 
2020），而幸福感受也能再度產生持續性的正向行為，重複引起利社會行為發生，進
而形成正向循環過程（Kass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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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redrickson（2001）正向情緒擴展與建構模式理論（broaden-and-build model 
of positive emotion），負向情緒激發生理反應，限制特定行動範圍（例如，fight-or-
flight 反應），但是正向情緒引發認知反應，擴展行動方向與資源，並且產生增進人
類生存與健康的正向行為。自我超越的情緒歸屬正向情緒領域（Ste l la r  e t a l. , 
2017），能擴展個體心態與資源。自我超越的情緒更能引發個體朝向群體的動機，這
些動機目的在提高其他人的福利，其中感恩情緒更是種互惠行動（Bartlett & DeSteno, 
2006），敬畏情緒則會產生採取合作的利社會行為（Piff et al., 2015），且相較於一般
正向情緒，自我超越的情緒具有與社會連結的特性，能激發更加強大而有利於群體的

利社會行為效果（Piff et al., 2015; Stellar et al., 2017）。自我超越的情緒特性之一是能
將個體與他人結合，建構出社會性的資源，產生有利社會的行為，最終導致個體感到

滿足與快樂（Stellar et al., 2017）。因此，自我超越的情緒（包含敬畏與感恩）能協
助個體建立與維持與他人關係的能力（Gordon et al., 2012; Shiota et al., 2007），以改
善社會關係，也能直接增進利社會行為，更影響健康與幸福感程度（Stellar et al., 
2017），並且增加生活滿意度（Rudd et al., 2012），尤其是針對深受重視群體社會關
係文化影響的個體而言（Boehm et al., 2011）。
綜上所述，敬畏情緒對個體具有巨大的身心健康影響性，但其發動機制與過程尚

未清晰，再加上敬畏情緒在不同文化下的影響具有差異性，敬畏情緒在國字中，由

「敬」與「畏」兩字義構成，前者為尊重與謙恭，後者為恐懼與害怕。敬畏情緒並非

全然與正向意義相關聯，許多語言中認為敬畏可能與恐懼情緒連結更強（Gordon et 
al., 2017; Halstead & Halstead, 2004; Nakayama et al., 2020; Razavi et al., 2016）。因此，
本研究企圖探討本土敬畏情緒對於激發感恩情緒、利社會行為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影

響過程，並且分析敬畏情緒是否較其他情緒（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更能引發個體的

利社會行為。

四、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上述相關背景文獻的評論結果，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1）假設一：敬畏情緒與感恩、利社會行為、主觀幸福感之間均為正相關。
（2） 假設二：敬畏情緒可透過感恩激發利社會行為，並且促使個體產生主觀幸

福感，且感恩與利社會行為分別具有中介作用。

（3）假設三：敬畏情緒可引發個體從事具體利社會行為表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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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茲採用兩個子研究成果敘述，以完成本研究假設。研究一主要目的

為建構與驗證敬畏情緒影響效果模型。研究二為測量敬畏情緒對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

的直接影響效果，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詳見圖1。

圖1 
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一：敬畏情緒影響效果驗證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過程

研究一為建立與驗證敬畏情緒影響效果模型，採用前實驗研究設計單組後測設計

研究法以及調查研究法。一共邀請720名國內大專院校學生參與網路調查問卷，扣除
未完整填答者，並參考余民寧（2020）方法，考量心理計量量表可能受到填答者各種
反應心向問題，影響整體研究結果效度，因此正式統計分析之前，為確保資料品質，

可經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部份計分模式（partial credit model, 
PCM）受試者適配度指標（person fit index）分析，刪除作答反應組型與其他多數組
型不同之異常組型者，以避免干擾研究分析結果。本研究採余民寧建議之嚴格判準

（MNSQ值大於1.4或MNSQ值小於0.6者為不適配作答的受試者），刪除不適配的個
人作答資料計309人，最終獲得411 名有效樣本作答資料納入分析。
研究一參與者平均年齡為2 5 . 1 4歲，男性1 5 1名（3 6 . 7 %），女性2 6 0名

（63.3%）；以居住地區分，北部地區254名（61.8%），中部87名（21.17%），南部
66名（16.06%），東部四名（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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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共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填寫研究知情同意書與背景資料。第二部分為

觀看20張可激發敬畏情緒之照片或圖片。Yu等人（2019）探討敬畏情緒的誘發物及其
內容，由免費圖庫網站中挑選70張符合敬畏元素圖片（廣大、渺小、建築、人物、新
興技術、藝術、天文、自然景觀），邀請93名大學生共同參與研究，由受試者觀看隨
機呈現的圖片後，主觀予以該張圖片是否符合敬畏感受，並且予以定義敬畏情緒，後

再以 Rasch 模型、t  檢驗、Pearson 相關係數以及質性分析結果，挑選被研究參與者評
價為高敬畏情緒者排名前20名，同時以參與者的敬畏情緒量表分數相對照驗證。該研
究發現使用含有敬畏元素的場景圖片，能確實激發個體的敬畏情緒。因此，本研究採

用Yu等人（2019）研究成果，於第二部分邀請參與者觀看電腦程式自動播放之20張敬
畏情緒照片。第三部分為心理評量測驗，研究參與者分別填寫敬畏情緒、主觀幸福

感、感恩、利社會行為量表，並於填答完畢後，依個人意願提供聯絡方式，再以電腦

隨機抽出100張便利商店禮券作為答謝酬賞。

二、研究工具

研究一之研究工具採用「敬畏情緒量表」、「主觀幸福感量表」、「感恩量表」

與「利社會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以下分述之：

（一）敬畏情緒量表（General Awe Scale, GAS）

本研究採用余民寧等人（2022）編製之版本，為Likert Scale四點量尺計分，選項
一至四分代表「從未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一直如此」，以累加方式計分。全

量表計27題，區分五個子向度，各向度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依序為：總量
表0.95、好奇探索0.89（10題）、讚嘆自然0.87（6題）、欣賞藝術0.86（5題）、感覺
渺小0.79（3題）、連結感0.80（3題）。題目例如：「看到壯麗的景色，讓我不禁想
要身歷其境」。

（二） 簡式臺灣主觀幸福感量表（Taiwan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hort-Form, 
TSWBS-SF）

主觀幸福感量表採用余民寧等人（2017）編製版本，全量表計15題，區分為三個
分量表，題目範例如：「有些人會覺得生活沒有目標，但我不會」。採Likert Scale四
點量尺計分，選項一至四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採累加方

式計分。各向度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依序：總量表0.85、心理幸福感0.82
（6題）、社會幸福感0.77（5題）、情緒幸福感0.78（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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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恩量表（Gratitude Scale, GS）

感恩量表參考林志哲（2012）與McCullough 等人（2002）量表所改編，題目範
例如：「我很感謝各式各樣的人」等四題，採Likert Scale四點量尺計分，選項一至四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四個等第，採累加方式計分，分數

愈高代表個體感恩程度愈高。全量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83。

（四）利社會行為量表（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PBS）

利社會行為量表由本研究參考過往文獻（余民寧等人，2022；Caprara et al., 2005; 
Korndörfer et al., 2015）後改編而成，全量表計8題，區分兩分量表，題目例如：「我
會與別人分享我擁有的東西」、「即使沒有獲得任何回報，我還是願意幫助陌生

人」，為Likert Scale四點量尺計分，選項一至四分代表「從未如此、偶爾如此、經常
如此、一直如此」，分數愈高代表個體利社會行為愈高。總量表及子向度分量表內部

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分別為：總量表0.82，奉獻0.78（4題），分享0.76（4
題）。

三、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型

研究一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檢驗敬畏情緒對感恩、利社會行為與主觀幸福感之影

響。本研究首先使用SPSS統計軟體將研究對象隨機區分成兩群組，分別為建模樣本
（N  = 202）與驗證樣本（N  = 209）。接續進行四個潛在變項相關度考驗，如圖2所
示，各變項相關值介於0.28至0.62間且皆達顯著。各向度變異數與殘差為正值且達顯
著，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CR值介於0.67至0.90間，AVE介於0.52至0.64間，
顯示各變項大致上具有良好的聚斂效度（表1）。各變項AVE的開根號數值，皆大於
與其他變項間之相關係數，顯示各量表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表2）。
接續進行整體模型建構考驗，整體模型適配（χ ² = 158.98，p  < .001， χ ²/df   =  2.18 

，SRMR = .06，RMSEA = .077，GFI = .90，AGFI = .86，CFI = .94），誤差變異數皆
為正值，沒有過大標準誤，標準化係數皆顯著，敬畏情緒影響中介效果模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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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各潛在變項相關分析（建模樣本）（N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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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各變項信效度分析（建模樣本）（N  = 202）

模型參數估計值 聚斂效度

變項 向度 估計值 S.E. C.R.
標準化

估計值
SMC CR AVE

敬畏

情緒

好奇探索 1.00 .88 .77

.90 .64
讚嘆自然 .56 .04 15.40*** .84 .71
欣賞藝術 .50 .04 12.85*** .75 .57
感覺渺小 .24 .02 10.66*** .66 .44
連結感 .37 .02 15.60*** .85 .72

主觀

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 1.00 .78 .60
.79 .56社會幸福感 .68 .08 8.73*** .71 .50

情緒幸福感 .89 .10 9.01*** .75 .57

感恩

感恩1 1.00 .78 .61

.84 .58
感恩2 1.20 .11 10.75*** .77 .59
感恩3 1.08 .09 11.36*** .81 .66
感恩4 .87 .09 9.28*** .67 .45

利社會

行為

奉獻 1.00 .51 .26
.67 .52

分享 1.41 .26 5.42*** .88 .78
註： ***p  < .001

表2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各變項區別效度分析（建模樣本）（N  = 202）

AVE 敬畏情緒 主觀幸福感 感恩 利社會行為

敬畏情緒 .64 .80
主觀幸福感 .56 .28 .75
感恩 .58 .39 .38 .76
利社會行為 .52 .44 .53 .62 .72
註：對角線元素值為AVE值的開根號，非對角線元素值為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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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型

1.模型驗證

本研究使用驗證樣本資料（N  = 209）進行敬畏情緒影響效果模型的驗證。各潛
在變項參數估計數值及適配度檢定如表3及表4（原檢定結果數據欄位），模型驗證結
果如圖3。結構模型顯示整體模型適配，各路徑標準化係數介於0.36至0.74間且皆達顯
著，模型結構良好。然而根據表4可知，模型卡方檢定 p值達顯著，推測其可能原因
為受樣本數量影響，因此本研究再採用Bollen-Stine p值校正法（Bollen & Stine, 
1992），利用Bootstrap法加以修正。
經1000次Bootstrap顯示為常態分配，出現不良模型機率為0.1%，校正後卡方值為

80.54，各模型適配度指標重新計算後，皆符合SEM分析準則（表4 Bollen-Stine檢定欄
位），顯示原先整體模型適配度受到樣本數量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可予以成立。

圖3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模型（驗證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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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驗證之各向度參數估計（N  = 209）
參數 估計值 S.E. C.R. 標準化估計值

敬畏情緒→感恩 .05 .01 6.63*** .53
感恩→利社會行為 2.28 .40 5.76*** .57
敬畏情緒→利社會行為 .13 .03 4.30*** .36
利社會行為→主觀幸福感 1.10 .15 7.51*** .74
敬畏情緒→好奇探索 1.00 .89
敬畏情緒→讚嘆自然 .52 .04 14.14*** .79
敬畏情緒→欣賞藝術 .44 .04 11.02*** .67
敬畏情緒→感覺渺小 .28 .02 11.30*** .68
敬畏情緒→連結感 .40 .03 15.94*** .84
感恩→感恩1 1.00 .73
感恩→感恩2 1.23 .13 9.75*** .73
感恩→感恩3 1.18 .11 10.72*** .82
感恩→感恩4 1.03 .11 9.25*** .69
利社會行為→奉獻 1.00 .66
利社會行為→分享 .99 .11 8.78*** .79
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1.00 .84
主觀幸福感→社會幸福感 .74 .07 10.81*** .78
主觀幸福感→情緒幸福感 .73 .08 9.29*** .66
註：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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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結構模型適配度檢定摘要表（N  = 209）
統計檢定量 要求標準 原檢定結果數據 Bollen-Stine檢定

χ 2 愈小愈好 181.32（p  < .001） 80.54（p  = .80）
RMSEA < .08  .08  .02
SRMR < .08  .07  .07
GFI > .90  .89  .95
AGFI > .80  .85  .91
NFI > .90  .88  .95
RFI > .90  .86  .94
IFI > .90  .93  .99
TLI（NNFI） > .90  .91  .99
CFI > .90  .93  .99
PGFI > .50  .62  .76
PNFI > .50  .71  .76
PCFI > .50  .74  .78
χ 2 / df < 5 2.48 1.10

2.敬畏情緒影響效果路徑分析

研究一使用Bootstrap法檢定敬畏情緒影響模式之效果。根據表5分析結果顯示，
敬畏情緒對感恩的標準化直接效果與總效果為0.53；敬畏情緒對利社會行為直接效果
0.36，間接效果0.31，總效果0.66；敬畏情緒對主觀幸福感間接效果與總效果為0.49；
感恩對利社會行為的直接效果與總效果為0.57；感恩對主觀幸福感的總效果與間接效
果為0.43；利社會行為對主觀幸福感的直接效果及總效果為0.74。上述路徑係數皆達
顯著水準，亦通過Bootstrap法信賴區間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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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敬畏情緒影響效果之標準化效果量及信賴區間檢定（N  = 209）
路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敬畏情緒→感恩 .53**[.413, .638] ------ .53**[.413, .638]
敬畏情緒→利社會行為 .36**[.213, .502] .31**[.205, .402] .66**[.552, .769]
敬畏情緒→主觀幸福感 ------ .49**[.388, .588] .49**[.388, .588]
感恩→利社會行為 .57**[.419, .706] ------ .57**[.419, .706]
感恩→主觀幸福感 ------ .42**[.280, .561] .42**[.280, .561]
利社會行為→主觀幸福感 .74**[.615, .842] ------ .74**[.615, .842]
註：**p  < .01

3.研究一結果

敬畏情緒與感恩、利社會行為、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一成立，且敬畏情緒與利社會行為的直接關聯性最高。此外，敬畏情緒對感恩具有直

接影響效果，敬畏情緒對利社會行為具有直接與間接效果，敬畏情緒對於主觀幸福感

具有間接效果，顯示敬畏情緒確實可透過感恩激發利社會行為，最終促使個體產生主

觀幸福感，感恩與利社會行為皆具有中介作用，研究假設二亦成立。然而，敬畏情緒

需要透過感恩與利社會行為才能產生幸福感受，且經敬畏情緒引發的感恩感受，也必

須透過利社會行為方可激發幸福感，顯示利社會行為在此模型中扮演重要關鍵的中介

角色，不過利社會行為意念（認知與動機）是否能推展出具體利社會行為表現（行

為），則仍有待研究驗證。本研究接續進行研究二，置重點於敬畏情緒對利社會具體

行為表現的影響效果之探索。



87敬畏情緒的正向影響效果

參、研究二：敬畏情緒對具體利社會行為表現的影響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過程

研究二目的為驗證與區別敬畏情緒是否能確實引發具體的利社會行為，採實驗法

方式進行，以網路宣傳方式公開招募有意願參與研究的北部某大專院校學生，報名時

註明全程參與者獲贈150元便利商店商品禮券，計招募174名大學生報名，扣除時間無
法配合者，總參與人數為153名，並且邀請參與者於網路報名時同步填寫敬畏情緒量
表，經扣除PCM模式的person-fit分析顯示作答資料不適配者63名，合計邀請90名大學
生參與研究二實驗。研究參與者計女性70名（77.8%），男性20名（22.2%）；一年
級33名（36.7%），二年級21名（23.3%），三年級21名（23.3%），四年級15名
（16.7%）。
其次，為比較敬畏情緒誘發源的影響性，將研究參與者隨機分派至三個組別，分

別為：「實驗組：敬畏情緒」（N  = 31）、「對照1組：負向情緒」（N  = 29）、「對
照2組：正向情緒」（N  = 30）。三組別參與者在報名時所填寫敬畏情緒總分之間無
顯著差異性（F (2,87) = .04，p  = .96），顯示各組別敬畏情緒起始點相同。

研究二依參與者被分配之組別與可參與之時間安排時段。參與者於指定時間報到

後，由研究者進行指導語說明提示，待參與者無問題後，於200吋大螢幕觀賞影片
（片長約三分鐘，詳見研究工具），另於影片觀賞後填寫問卷。問卷區分三部分：第

一部分為研究知情同意書、個人背景資料、開放式問答題（觀賞影片後的情緒感

受）。第二部分為心理評量問卷，包含敬畏情緒、感恩與利社會行為量表。第三部分

為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結果，研究二以「愛心捐款」為題，由參與者閱讀捐款招募文

案後，勾選是否願意將本次研究所獲得禮券金額捐出至指定公益團體，研究參與者可

就「不捐款」、「捐款50元」、「捐款100元」與「捐款150元」等四個選項中擇一勾
選。另外，因捐款行為作為實驗操弄方式之用，待全部組別實驗結束後，由研究者聯

繫有捐款之參與者，個別發還禮券並予以解釋說明原委，因此不論參與者捐款金額數

目，待研究二全部結束後，皆能得到150元金額禮券。

二、研究工具

研究二為驗證敬畏情緒是否能確實引發個體後續的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研究工

具包含研究一「敬畏情緒量表」、「感恩量表」與「利社會行為量表」，以及「正負

向情緒量表」、「敬畏情緒引發物」、「開放式問答題」、「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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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工具，以下分述之：

（一）敬畏情緒量表（General Awe Scale, GAS）

採用余民寧等人（2022）所編製之敬畏情境量表（同研究一）。量表內部一致性
信度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95。

（二）感恩量表（Gratitude Scale, GS）

本研究參考林志哲（2012）與McCullough 等人（2002）量表改編（同研究
一）。全量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85。

（三）利社會行為量表（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PBS）

本研究參考過往文獻（余民寧等人，2022；Caprara et al., 2005; Korndörfer et al., 
2015）後自編（同研究一）。總量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80。

（四）正負向情緒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s, PANAS）

本研究採用方紫薇（2012）改編Watson 等人（1988）之「正負向情感量表」計
20題。第1至10題為正向情緒，第11至20題為負向情緒，以Likert Scale四點量尺計
分，選項一至四分代表「稍微符合、有些符合、大致符合、非常符合」，各分量表得

分加總即代表個體的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程度，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值分別
為正向情緒0.92，負向情緒0.86。

（五）敬畏情緒引發物

敬畏情緒需藉由誘發物才能激發，包含自然美景、太空景象、藝術創作或人類美

德等，但在心理實驗研究受限於時、空間與經費問題，不容易將上述目標事件直接呈

現於研究對象眼前，因此需要假借引發敬畏情緒的工具（程序過程）。過往研究曾使

用書寫關於令人敬畏的經歷（Bai et al., 2017; Danvers & Shiota, 2017; Stellar et al., 
2018）、觀看圖像（Danvers & Shiota, 2017; Joye & Dewitte, 2016）、閱讀故事（Rudd 
et al., 2012）或聆聽敬畏的音樂（Pilgrim et al., 2017）等操作方式，而最多研究使用觀
看能產生敬畏情緒的影片方式（Bai et al., 2017; Danvers & Shiota, 2017; Piff et al., 2015; 
Stellar et al., 2018），作為激發敬畏情緒之媒介，且其中較多使用情緒之誘發物為自
然環境影片（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 Valdesolo & Graham, 
2014; Valdesolo et al., 2016;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研究二設計三個組別，分別為實驗組（敬畏情緒）與對照1、2組（負向情緒、正

向情緒）。實驗組採用英國BBC公司所出版的「地球脈動」（Planet Earth）影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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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內容已被驗證可以提昇敬畏情緒（Guan et al., 2019; McPhetres, 2019），能促發個
體去從事正向行為，提高利社會行為意願，且自然環境誘發物有助於引發敬畏情緒、

利社會行為與幸福感受（Neill et al., 2019; Zelenski & Desrochers, 2021）。因此，本研
究從影集中挑選含有敬畏情緒的兩大元素—「廣大」與「調適」，採用「天使瀑布」

影片部分片段（三分鐘）作為素材。

為探討敬畏情緒與其他情緒之不同，選取能引發正向及負向情緒的數支影片。考

量影片背景音樂可能會造成情緒上的干擾（Pilgrim et al., 2017），因此三組影片皆去
除背景聲音，再經由五位研究對象票選後，分別以「自然環境威脅」影片（Cutts, 
2012）代表「負向情緒」影片（三分鐘半），撥放給對照組1組觀看；另剪輯「卓別
林幽默劇」影片（Chaplin, 1916）代表「正向情緒」影片（三分鐘），撥放給對照組
2組觀看。三組影片皆在同一場地使用200吋投影幕播放，並由研究參與者依據被分配
到之組別進行收視。

（六）開放式問答題

研究二區分三個組別觀賞不同情緒之影片，為驗證影片所激發的情緒是否符合本

研究預設目的（Gordon et al., 2017; Guan et al., 2019），在觀賞完影片後，由各組研究
參與者分別做情緒自評，題目為：「在觀賞完剛才播放的影片後，請你用300字
（內）描述觀賞後的情緒感受」。

（七）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捐款金額）

本研究探討敬畏情緒是否能引發個體後續的具體利社會行為表現，參考過往利社

會行為研究測量工具（Guan et al., 2019; Ibanez et al., 2017），以「愛心捐款招募」為
題，由參與者閱讀250字捐款招募文後，詢問是否願意將參與本次研究後所獲得之禮
券捐助至社福機構。捐款選項區分為：「我目前暫時不考慮捐款」、「捐款50元」、
「捐款100元」、「捐款150元」，因本研究接受科技部補助致贈參與者禮卷或禮金，
若採用現金發放，依據現行帳務核銷規定，領取後需受試者本人親自簽名，記名方式

將產生社會期許效應，影響捐款意願，而採用禮卷發送則無需記名，將可減低此干擾

效果，故改採用禮卷事先購買、當場發放並紙本方式詢問接獲禮卷後是否捐款，三組

別皆採標準化作業流程，降低研究干擾效果。

社福團體選項則包含各類別對象或直接由參與者指定捐助至特定對象，提供參與

者選擇。本研究考量捐款對象區別將會造成干擾效果，過往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資訊

透明度、組織收入特性等皆會對捐款人意願造成影響（林江亮，2009）。若僅由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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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定單一公益組織或僅針對單一類別群體，可能影響研究受試者干擾意願，然而若

是開放由研究參與者自行填寫指定捐款對象，因本研究金額數目不高，恐無法令參與

者信任，可能造成反效果，影響原先捐款意願（參與者可能識破此為實驗操弄而傾向

捐更多款項，或者不信任可捐款至指定機構，故降低原捐款意願），此將造成研究干

擾效果，因此本研究參考臺灣非營利組織公益捐款各類別知名團體，邀請願意捐款之

研究參與者勾選捐款對象，其中包含：家扶基金會（兒童教育與生活）、安得烈食物

銀行（弱勢家庭）、門諾公益（國內醫療）、創世基金會（老人、街友、植物人）或

由參與者直接填寫指定機構名稱等。

本研究將捐款愈多代表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愈高。此外，因本活動僅作為實驗操

弄之目的，待所有組別實驗皆結束後，立即將禮券發還給所有表達捐款意願的參與

者，並向其說明研究目的及原委。

三、研究結果

（一）各組別情緒分析

因研究一為橫斷調查方式，而本研究欲進一步瞭解與區別敬畏情緒的具體影響以

及因果關係，因此研究二營造激發敬畏情緒與其他正、負向情緒環境，將研究對象區

分為：「實驗組：敬畏情緒」、「對照1組：負向情緒」與「對照2組：正向情緒」，
並在分別觀賞影片後描述對該影片的情緒感受。本研究使用R軟體進行文字探勘及文
字雲分析，以確保三種情況都能誘發本研究目標情緒。

由圖4分析結果可觀察之，在扣除語助詞與連接詞等無關詞句後，實驗組參與者
描述觀賞完「天使瀑布」影片後，主要字詞為「大自然」（38次）、「瀑布」（37
次）、「平靜」（17次）、「放鬆」（16次）、「壯麗」（9次）、「愉悅」（7
次）、「害怕」（7次）、「渺小」（6次）、「震撼」（6次）、「讚嘆」（5次）、
「鬼斧神工」（4次）、「壯闊」（4次）、「美麗」（4次）、「敬畏」（4次）、
「心曠神怡」（4次）、「美景」（4次）等詞句，與敬畏情緒概念定義內涵較為接
近，可證明實驗組的影片能激起研究參與者的敬畏情緒狀態。

對照1組觀看「自然環境威脅」影片，主要字詞為「地球」（22次）、「破壞」
（18次）、「環境」（15次）、「動物」（15次）、「行為」（11次）、「傷害」
（9次）、「難過」（8次）、「噁心」（6次）、「悲傷」（6次）、「殘忍」（5
次）、「罪惡感」（4次）、「憤怒」（4次）「反省」（4次）等詞句，顯示出激發
個體的負向情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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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2組觀看「卓別林幽默劇」影片，主要字詞為「舒服」（9次）、「搞笑」
（6次）、「有趣」（6次）、「困惑」（6次）、「疑惑」（6次）、「輕鬆」（3
次）等字詞，本研究企圖使用幽默劇影片引發參與者愉悅心情，然而透過文字探勘方

式，發現本組別較多的字詞為中性偏正向的字詞，仍可驗證激發正向情緒狀態。

圖4
各組別觀影後情緒描述文字雲分析結果

註1：由左至右分別為：實驗組、對照1組、對照2組
註2：使用軟體為RStudio

研究二接續比較三組在敬畏情緒量表、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量表得分的差異性。

三組的「敬畏情緒」總分平均得分為：實驗組86.39分（SD  = 17.73），對照1組86.34
分（SD  = 15.11），對照2組83.63分（SD  = 12.24），三組間雖無顯著差異性（F (2,87) 
= .32，p  = .73），但可觀察到實驗組與對照1組的敬畏情緒得分稍高。
在正向情緒方面，三組間無顯著差異（F (2,87) = .76，p  = .47），平均得分：實驗

組24.58（SD  = 7.24），對照1組23.83（SD  = 8.35），對照2組26.13（SD  = 6.42），但
是三組別在負向情緒具有顯著差異性（F (2,87) = 4.41，p  = .015，η2 = .09），經事後比
較Schéffe法可得知對照1組的負向情緒（M  = 21.35，SD  = 5.94）顯著高於對照2組的
負向情緒（M  = 17.27，SD  = 5.13）。
情緒相關研究認為情緒狀態（state）為一種短暫的情緒激發狀態，情緒特質

（trait）則是指個體具有普遍之傾向，也是相對穩定的狀態。高情緒特質者（如焦慮
特質）更容易經驗情緒狀態（如焦慮狀態）（Peng et al., 2022）。敬畏更是一種複雜
的情緒經驗，需要改變對經驗的認知（Schneider, 2017），其中同時涉及到狀態與特
質改變。過往研究認為敬畏特質較高者更容易體驗到敬畏經驗狀態（Wu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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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et al., 2023），但特質或傾向（disposition）相較於狀態或經驗（experiences），
其改變歷程度較長。根據敬畏量表（余民寧等人，2022）向度與題目內容：好奇探
索、讚嘆自然、欣賞藝術、感覺渺小、連結感等，所測量結果應屬於敬畏特質層次情

緒，短時間可能較難立即觀測出具體變化差異。然而，從質性資料研究結果仍可發

現，敬畏情緒狀態層次被激發，對照高情緒特質者更容易經歷到高情緒狀態之前提，

本研究認為在短時間實驗操弄下，仍可激發出敬畏情緒狀態。

綜上所述，三組之間因特質與狀態的激發所需反應時間不同之故，數據分析無顯

著差異性，然而本研究同時收集數據資料與質性資料，兩份資料應一併分析考慮，因

此依據文字探勘與情緒量表分析結果。研究二的三組別影片主要分別激發出正向敬畏

情緒狀態（實驗組）、負向敬畏情緒狀態（對照1組）與一般正向情緒狀態（對照2
組）（如圖5）。其中在負向敬畏情緒狀態中，可與過往研究相呼應，敬畏情緒能被
威脅與恐懼所誘發（Gordon et al., 2017）。

圖5
研究二各實驗組別激發之情緒差異

（二）敬畏情緒對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的影響效果

1.三組敬畏情緒狀態激發效果比較

依據前述分析結果，實驗組可引發個體敬畏情緒狀態，對照1組雖主要激發負向
情緒，但亦激發相當程度的敬畏情緒狀態，對照2組敬畏分數最低，然而三組間差異
未達顯著水準，但基於情緒狀態改變，將進一步產生情緒特質改變（具有高情緒特質

者經歷情緒狀態速度較快），本研究仍認為敬畏情緒狀態改變能引發後續表現與行

為，因此探討與區別三組別的影響效應。

首先進行三組敬畏情緒量表得分分析。根據表6，三組敬畏情緒平均得分大致相
等且無顯著差異性。接續比較三組在敬畏情緒、感恩與利社會行為間相關性；由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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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三組各變項間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實驗組相關係數介於0.54至0.60間，對照1
組各變項相關係數介於0.44至0.66間，對照2組各變項相關係數介於0.42至0.58間。
第三，為確認各組別激發敬畏情緒狀態後之影響效果，本研究使用Hayes

（2022）SPSS PROCESS程式進行三組影響路徑分析（表8至表13）。由表8及表9可
知，實驗組敬畏情緒引發感恩，可顯著影響利社會行為，形成完全中介，且中介模

式效果通過信賴區間檢定（表9）；對照1組為部分中介，並通過信賴區間檢定（表
10、表11）；對照2組僅有敬畏對感恩、感恩對利社會行為路徑係數達到顯著，其餘
路徑皆不顯著且未通過信賴區間檢定（表12、表13）。由此可知，實驗組和對照1組
的影片激發出敬畏情緒狀態後，且都能透過感恩情緒引發個體利社會行為認知層

面，而對照2組則無法產生相同的效果。
第四，本研究想瞭解實驗組與對照1組對於敬畏情緒狀態對利社會行為之效果是

否受到正、負向情緒之影響，因此在實驗組以敬畏情緒、正向情緒對利社會行為行

為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對照1組則以敬畏情緒、負向情緒對利社會行為採多元迴歸分
析。實驗組（R 2 = .33，ΔR 2 = .28，F (2,28) = 6.84，p  = .004）敬畏β值0.49（p  = 
.005），但正向情緒β值0.20（p  = .22）；對照1組（R 2 = .47，ΔR 2 = .43，F (2,26) = 
11.527，p  < .001）的敬畏情緒β值0.62（p  < .001），負向情緒β值0.21（p  = .17）。因
此，不論實驗組或對照1組，能引發利社會行為者為敬畏情緒，與正向或負向情緒無
關。

表6
研究二各組別敬畏情緒平均分數比較

因素

組別

敬畏情緒總

分
好奇探索 讚嘆自然 欣賞藝術 感覺渺小 連結感

總分 單題 總分 單題 總分 單題 總分 單題 總分 單題 總分 單題

實驗組 86.39 3.2 32.16 3.22 20.52 3.42 15.23 3.05 9.74 3.25 8.74 2.91
對照1組 86.34 3.2 32.62 3.26 20.31 3.39 14.90 2.98 10.03 3.34 8.48 2.83
對照2組 83.63 3.1 32.17 3.22 20.67 3.45 13.80 2.76 8.93 2.98 8.07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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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研究二各組別變項間相關性檢定

組別

因素

實驗組 對照1組 對照2組
敬畏情

緒
感恩 利社會

敬畏情

緒
感恩 利社會

敬畏情

緒
感恩 利社會

敬畏情緒 1.00 1.00 1.00
感恩 .57** 1.00 .44* 1.00 .42* 1.00
利社會行為 .54** .60** 1.00 .66** .59** 1.00 .43* .58** 1.00

表8 
實驗組敬畏情緒影響模式摘要表（N  = 31）

變項
感恩 利社會行為

標準係數 SE p 標準係數 SE p
敬畏情緒  0.57 0.02 < .001 0.30 0.04 .10
感恩 --- --- --- 0.43 0.32 .02
常數

（非標準化）
7.86 1.61 < .001 6.62 3.79 .09

R 2 = 0.32, F  (1, 29) = 13.75, p  < .001 R 2 = 0.41, F  (2, 28) = 9.88, p  < .001

表9 
實驗組敬畏情緒影響效果之效果量及信賴區間檢定（N  = 31）

路徑
非標準化效果量

及信賴區間
標準化效果量 標準化總效果

直接效果

敬畏情緒→利社會行為 .07[-0.014, 0.145] .30 .54
敬畏情緒→感恩 .07 [0.030, 0.105] .57 ------
感恩→利社會行為 .79[0.124, 1.452] .43 ------

間接效果
敬畏情緒→感恩→利社
會行為

.05[0.006, 0.125] .24[0.029, 0.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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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對照1組敬畏情緒影響模式摘要表（N  = 29）

變項
感恩 利社會行為

標準係數 SE p 標準係數 SE p
敬畏情緒 0.44 0.03 .02  0.49 0.05   .003
感恩 --- --- ---  0.37 0.32 .02
常數

（非標準化）
7.96 2.23  .001 -0.73 4.49 .87

R2 = 0.20, F (1, 27) = 6.54, p = .02 R2 = 0.54, F (2, 26) = 15.21, p  < .001

表11 
對照1組敬畏情緒影響效果之效果量及信賴區間檢定（N  = 29）

路徑
非標準化效果量

及信賴區間
標準化效果量 標準化總效果

直接效果

敬畏情緒→利社會行為 .16 [0.059, 0.253] .49 .65
敬畏情緒→感恩 .07 [0.013, 0.117] .44 ------
感恩→利社會行為 .80 [0.141, 1.453] .37 ------

間接效果
敬畏情緒→感恩→利社
會行為

.05 [0.005, 0.135] .16 [0.017, 0.379] ------

表12 
對照2組敬畏情緒影響模式摘要表（N  = 30）

變項
感恩 利社會行為

標準係數 SE p 標準係數 SE p
敬畏情緒 0.42 0.03 .02 0.22 0.04 .19
感恩 --- --- --- 0.49 0.27 .01
常數

（非標準化）
8.83 2.24 < .001 7.86 4.01 .06

R2 = 0.18, F (1, 28) = 5.95, p = .02 R2 = 0.38, F (2, 27) = 8.20, p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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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對照2組敬畏情緒影響效果之效果量及信賴區間檢定（N  = 30）

路徑
非標準化效果量

及信賴區間
標準化效果量 標準化總效果

直接效果

敬畏情緒→利社會行為 .06 [-0.030, 0.142] .22 .43
敬畏情緒→感恩 .06 [0.010, 0.119] .42 ------
感恩→利社會行為 .79 [0.233, 1.347] .49 ------

間接效果
敬畏情緒→感恩→利社
會行為

.05 [-0.005, 0.109] .20[-0.015, 0.436] ------

2.敬畏情緒對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的影響性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天使瀑布」影片（代表敬畏情緒）與「自然環境威脅」影

片（代表負向情緒）皆能激發敬畏情緒狀態並產生感恩與利社會行為，但研究二主要

目的欲探討不同情緒感受對於利社會行為表現的具體影響性，因此，續以「愛心捐

款」為題進行實驗。

捐款金額分析結果如表14，三組間受限於人數，雖未達顯著差異（F (2,87) = 
1.85，p  = .164），但由表14可觀察出實驗組（M  = 38.71，SD  = 52.77）的捐款總金額
及每人平均捐款金額皆為最高，對照2組次之（M  = 21.67，SD  = 40.86），而對照1組
（M  = 18.97，SD  = 33.84）的捐款金額最低。然而，捐款意願可能受到社經地位與家
庭教育等其他因素影響（Korndörfer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將各組捐款人次與金額
做比較分析，實驗組捐款人數計14人及每人平均捐款金額（M  = 85.71，SD  = 45.69）
皆最高，對照2組次之（N  = 9，M  = 72.22，SD  = 40.49），對照1組（N  = 8，M  = 
68.75，SD  = 25.88）仍維持最低。

表14 
研究二各組的愛心捐款情形

組別 各組總人數 總捐款金額 平均／總人數 捐款人數 平均／捐款人數

實驗組 31 1,200 38.71 14 85.71
對照1組 29 550 18.97 8 68.75
對照2組 30 650 21.67 9 72.22



97敬畏情緒的正向影響效果

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分析，延續探討利社會行為意念與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捐

款金額）之間的關係。結合表8至表13，以及表15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實驗組敬畏情
緒狀態激發出感恩情緒，並且能直接產生利社會行為認知與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亦

即是說，當個體觀看敬畏情緒誘發影片後，激發起敬畏情緒狀態，並引發後續的感恩

情緒、利社會行為自我認知評估（利社會行為量表），也確實能夠產生利社會行為的

具體行動（捐款行為）；但上述分析結果在對照1組（負向敬畏情緒）和對照2組（正
向情緒）中，皆沒有顯著的影響性，利社會行為至捐款金額路徑的標準化係數皆未達

顯著。因此，藉由「天使瀑布」影片觀賞激發出研究參與者的正向敬畏情緒狀態，進

而產生對社會有利的具體行為表現，為本研究的重要發現。

表15
各組別之利社會行為意念與實際捐款金額之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實驗組

捐款金額（N  = 31）
對照1組

捐款金額（N  = 29）
對照2組

捐款金額（N  = 30）
B SE B β B SE B β B SE B β

利社會行為 5.18 2.32 0.38* 0.62 1.35 0.09 1.39 2.20 0.11
R 2 0.15 0.01 0.01
ΔR 2 0.12 -0.03 -0.02
F 5.004* 0.21 0.31
df (1, 29) (1, 27) (1, 28)

註：*p  < .05

3.研究二結果

綜整研究二結果，自然環境影片（實驗組）誘發個體產生敬畏情緒狀態，環境威

脅影片（對照1組）激發出負向情緒與敬畏情緒狀態，而幽默影片（對照2組）激發正
向情緒；不論是敬畏情緒狀態、負向敬畏情緒狀態與一般正向情緒皆能促使個體產生

感恩情緒，並且引發利社會行為意念；但唯獨正向敬畏情緒狀態才能接續產生具體的

利社會行為表現。因此，本研究假設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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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敬畏情緒可透過感恩，影響利社會行為，促進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認為敬畏情緒確實能引發個體的正向情緒與正向行為反應，如同正向情緒

擴展與建構原則（Fredrickson, 2001）所云，正向情緒經驗能引發其他正向行為表
現，並且促使正向的向上循環。在本研究中，敬畏情緒透過感恩，促進利社會行為的

發展，再引發主觀幸福感的感受。雖然，敬畏情緒與主觀幸福感間具有顯著關聯性，

但過往研究也認為自我超越的情緒即能直接產生幸福感（Stellar et al., 2017），而根
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可發現，敬畏情緒所引發與他人之間的連結感，促使感恩與利社會

行為發生，才是激發幸福感的主要來源，與做善事幫助別人已被驗證是能夠快速增加

幸福感的最有效方式一致（Seligman, 2011）。本研究認為利社會行為在敬畏情緒對
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效果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的敬畏情緒正向影響結構模型，也符合正向心理學認同幸福感元素結構的

看法，包含正向情緒、全心投入、意義、正向人際關係等。敬畏情緒本身即為一種正

向情緒，而全心投入時會感到時間的停頓，深受這個經驗所吸引，並且失去自我的意

識，當下不一定感受到正向或負向的狀態，可能只是「noth ing」（Sel igman, 
2011），這等同於個體經驗敬畏情緒時候的狀態，當個體經歷敬畏情緒後，能找到意
義，找到歸屬感，意義是一種主觀的經驗，這與個體產生敬畏情緒時，需先經判斷敬

畏誘發源與自我涉入有所關聯，方能產生連結感受，激發感恩情緒，進而影響正向的

人際關係，達成幸福感受，並促進圓滿生活。

二、培養正向敬畏情緒可激發個體利社會具體行為表現

雖然研究二各組別敬畏情緒量表未具顯著差異性，但從質性資料結果仍可清楚辨

識情緒狀態之不同，仍可證明藉由不同誘發源能確實激發不同情緒之狀態，基於以下

兩點原因：（1）情緒狀態激發先於情緒特質（Peng et al., 2022）；（2）培養敬畏要
在自我（self）與外在世界（outside world）間創造一空間，需要全神貫注並具有擺脫
與自我相關想法之能力，以高度注意力持續專注敬畏誘發物，產生與其他事物連結的

聯繫感（Chen & Mongrain, 2021）。本研究實驗時間較短（僅三至四分鐘），研究參
與者專注力可能正開始準備提升，因此三組別的敬畏情緒特質分數不具有明顯差異

性，但因激發情緒狀態，後續三組別仍有不同的行為表現。

本研究認為敬畏情緒能促使個體將利社會行為意念付諸實際行動，在研究二成果



99敬畏情緒的正向影響效果

中發現，一旦個體敬畏情緒狀態被激發，即使敬畏特質未有立即明顯差異，但仍皆可

能促進感恩與正向連結，進而產生利社會行為的意念和動機，這與過往的研究成果相

符（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16），且敬畏情緒促使個體不重視
個人金錢的作用，而更願意具體捐款協助他人（Guan et al., 2019; Jiang et al., 2018）。
Guan 等人（2019）研究成果認為，正、負向敬畏情緒皆能促使利社會行為發生，但
其中只有正向的敬畏情緒才能促使個體願意增加志願服務的時間。

「敬畏」一詞的結構與影響效果在非西方文化背景影響下，可能有其差異性

（Nakayama et al., 2020），在中文字中，敬畏由「敬」與「畏」所構成，前者為尊重
與謙恭，後者為恐懼與害怕（余民寧等人，2022）。研究二的開放式問答題資料分析
結果也可看出，恐懼、悲傷、難過情緒也與敬畏情緒相關聯。雖然自我超越的情緒被

視為正向情緒，但其可能與負向的狀態或情境有所關聯，如，敬畏情緒會被威脅所誘

發（Gordon et al., 2017），同情心有時可能是一種負向狀態（Condon & Feldman 
Barrett, 2013），即使是負向的環境威脅影片也能激發敬畏感受，並且產生後續的正
向影響，因此雖然敬畏情緒本質被歸類為正向，但它也可以被負向事件（物）所激

起。負向敬畏情緒亦可能促使個體放棄自身利益，增加利社會行為傾向（Gordon et 
al., 2017; 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研究二分析結果中，敬畏情緒的誘發物可能源自於負向的威脅（自然環境威脅影

片所激發），然而此負向的威脅雖引發敬畏情緒，並且引發利社會行為的意念，卻無

法轉化為具體的行動，這可以對照Fredrickson（2001）正向情緒擴展與建構模式理論
中認為，負向情緒通常激發出特定生理反應，反而限制特定行動範圍（如戰與逃行

為），無法擴大到關注群體的具體行為。此研究結果也能與壓力因應策略理論相對照

（Folkman & Lazarus, 1984），當個體遇到壓力時，如果此壓力問題可以由個體本身
處理，將選擇問題焦點（problem focused）因應策略，如果自行無法控制或處理，將
會採用情緒焦點（emotion focused）因應策略，且一旦遇到無法自我控制的負向經驗
與情緒時，多半使用逃避與隔離經驗方式，有時反而會引發其他的負向情緒（如，焦

慮情緒），並非全然有利於心理健康。如近年Covid-19疫情影響，雖然個體對疫情感
到具有敬畏情緒，但是也同時引發焦慮情緒與創傷經驗（Tomaszek & Muchacka-
Cymerman, 2020），焦慮和創傷更限制個體的認知層面功能與具體行為範圍。
此外，在利社會行為過往研究中，有部分學者認為個體的助人行為源自於利己的

自我中心動機，以避免不助人時所引發的負向情緒（Batson, 1991），如罪惡感。在
研究二的自然環境威脅組中，利社會行為意念的激發可能源自於觀賞地球受到破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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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激發負向情緒，產生「如果我不做利社會行為，我可能對不起受到傷害的環

境」，但這種利己的利社會行為意念，經過時間的流逝，負向情緒與罪惡感減輕後，

可能不會化為具體的行動。本研究目前僅探索利社會行為意念與具體行動，未來建議

可深入探討負向誘發物所激發的敬畏情緒後，對個體是否具有其他心理歷程或具體行

動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認為只有激發正向的敬畏情緒才能真正長久的促使個體付諸具體實際

行動，較願意實際幫助他人。正向的敬畏情緒將促使個體超越自我的利益，擴大個人

視野，減少關注自己的存在與興趣，進而促進利社會的捐款行為（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達到心理改變，即使在華人文化影響下亦然。因此，若是
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敬畏情緒、在學校教育中融入敬畏情緒教育的課程，體會自身的渺

小性，增加與他人的連結感，進而產生正向利社會行為，便能擴展正向心理循環過

程。在諮商與輔導的領域中，若注入敬畏情緒內涵元素，採用正向心理治療方式，也

能提升幸福感受，達到心理治療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在本土文化下探討敬畏情緒之影響歷程。不論在國、內外，敬

畏情緒目前仍為新興探討之正向心理學議題，目前相關研究數據資料仍無法累積至足

以進行後設分析研究之數量，以證實與比較其影響效果，相關議題研究仍在逐步累積

當中。截至目前，臺灣以敬畏為主題（篇名、關鍵字與摘要）研究之期刊僅80餘篇
（搜尋資料庫：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華藝線上圖書館，搜尋時間：2022年8
月），且絕大多數為論述性、宗教類、哲學類或質性研究文章，正向心理學領域文章

相當稀少，實證收集數據文章僅有一篇（余民寧等人，2022），更遑論實驗研究。然
而敬畏情緒被認為是正向情緒之一，亦被視為有利於人類社會群體的自我超越情緒

（Stellar et al., 2017），得以產生利社會行為，然多半仍止步於調查性研究，較難直
接論定推定因果關係，本研究除採用調查法建立架構影響模式外，更進一步採用實驗

法，探討敬畏情緒誘發性質、所誘發情緒之方向性（正向、負向），以及對利社會具

體行為激發程度影響，建立敬畏情緒在我國文化下之實證資料，以提供實務層面建

議。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敬畏情緒的正向效果，以及其對利社會行為的實際影響，以累積本土

正向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數據。然而本研究基於各項因素的考量，仍具有研究侷限性。

本研究採用網路發送問卷、便利取向之方式，參與者組成以20多歲青年為主，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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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雖皆能驗證研究假設，但敬畏情緒程度與年齡具有正相關，本研究結果能否推論至

其他年齡層以及應用至其他對象，尚待後續追蹤。在研究議題方面，本研究重點在探

討敬畏情緒與他人的正向連結性，然而敬畏情緒仍有許多正向影響，如正向學習行為

探索；因為敬畏情緒可能會強化、注意與吸收個體的生活經驗，促動個體去進行探索

的動力，進而影響學習效果（Valdesolo et al., 2017），且正向情緒有助於正向學習已
獲得許多實證研究證實，因此後續研究可探討本土化影響下，敬畏情緒對於個體學習

效果的影響性。

本研究使用捐款金額數目代表利社會行為的具體表現，分析三組的差異性。然

而，本研究未控制可能的混淆變項，如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等；因為捐款行為可能

受到個體原先社會階層與家庭教育的影響（Korndörfer et al., 2015），對家境貧困者而
言，捐款50元可能不一定比家庭富裕者捐款150元的利社會行為具體表現還低。傅祖
壇等人（2006）探討臺灣人民在921大地震後捐款意願，其研究認為捐款金額高低與
本人或親友是否受害、本人原先是否有捐款習慣、收入所得等背景因素有所關聯。

Rosen與Sims（2011）認為助人是一種習慣，幼年助人行為可以預測成年後行為，且
親自擔任志工工作的助人行為的影響性，遠高於為他人募款的效果。因此，未來研究

可進一步探討個體其他背景因素影響，以及比較敬畏情緒所產生利社會行為具體表現

的差異性，如志願服務時間（Guan et al., 2019; Rudd et al., 2012）、從事環境保護的意
願等（Wang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18）。
敬畏情緒至利社會行為之中間過程，學者間持有不同的想法，部分學者認為此與

減少自我感，轉而關注他人有關（Piff et al., 2015），但有學者認為在敬畏情緒的調適
過程，將產生寧靜自我感，增加自我與他人互存感（Perlin & Li, 2020），其中歷程仍
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未來本土研究建議可增加探討與敬畏情緒有關之靈性、謙卑、

自我憐憫、威脅等情緒，探討其可能的干擾、中介或調節歷程。

最後，本研究為營造沈浸感受、激發情緒，參考過往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 Valdesolo & Graham, 2014; Valdesolo et al., 2016;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使用大尺寸螢幕方式播放三組影片，然而Castelo等人
（2021）認為親自親近大自然與延長暴露時間，將更有益於提升利社會行為表現，並
且造福他人與社會，但此現況可能受制於疫情與距離等現實條件之限制。本研究採用

三分鐘長度影片作為情緒激發，雖然各組別之間情緒差異檢定未達顯著，但質性分析

以及利社會具體行為檢定結果，均能證實本研究方式具有良好的理論性與驗證性，建

議未來可延伸探討實驗操弄時間與敬畏情緒之關聯性。而在模擬真實情境方面，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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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新興科技虛擬實境（vir tua l rea l i ty）更適合作為敬畏情緒的激發媒介
（Chirico et al., 2018; Nelson-Coffey et al., 2019），因為它能夠提供參與者一個可控制
的擬真環境，也可以彌補無法親臨現場的機會性，因此，若未來再度從事敬畏情緒營

造的相關研究，建議可以考慮結合虛擬實境技術以增加情境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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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ositive psychology, we are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that promot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Theory and 

research have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awe can help humanity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we arises when individuals encounter perceptually vast stimuli that overwhelm their existing 

knowledge and mental structures. In our country, awe has been composed of five latent factors, including 

"curiosity and exploration," "a feeling of wonderment regarding nature," "appreciation of artwork," "a feeling of 

smallness," and "social connection."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effects.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awe emotions can strengthen posi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s. We continued to study the impact 

and causal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emotion of awe to expand its appl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positive human 

behavior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society.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gratitud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well-being across two studies. In Study 1, we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s of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otal of 720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online 

questionnaires to determine the constructs of the awe mode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he model was found to be the best fit based on the overall model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of 

Study 1 demonstrated that aw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ratitud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awe exhibited more positive emotions and positive tendencies. Furthermore, 

prosocial behavior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us, 

prosocial behavior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well-being.

The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 and the Transcending One's Self 
Performance: A Study of Positive Effect of the Emotion of Awe

Min-Ning Yu Shih-Yao Hsiung*
Ya-Han Hsu

Ya-Yun W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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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tudy 1, we tested the causal role of different emotions (awe,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n 

prosocial behavior using an experimental method. We used video clips (nature, threats to nature, and silent 

comedy) to evoke the three emotions. After inducing emotions, we examined participants' emotional states using 

an opening question and emotional self-report scales, including the General Awe Scale, Gratitude Sca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s, and Prosocial Scale, and asked them about their willingness to donate money to 

present their prosocial behavior. First, we performed a sentiment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comments on videos 

using word cloud analytics. Second,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OVA, and PROCESS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Study 2 showed that natural videos 

could evoke awe, threats to nature videos could evoke both negative and awe emotions, and silent comedy videos 

could evoke general positive emotions. Participants in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we conditions had higher 

feelings of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itive awe, which was induced 

experimentally rather than through negative awe, and generally positive emotions caused people to donate more 

money.

        In summar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we generally makes people more prosocial, but only positive awe 

produces behaviors that are more prosocial. Positive awe may help to situate individuals in broader social contexts 

and enhance their collective concern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other criterion variables, such as learning satisfaction, curiosity, and learning outcomes, as these area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sense of awe.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also compare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such 

as volunteering to help other people,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time, engaging in green consumption, 

and volunteering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we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s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the use of VR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induce awe in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settings.

Keywords: Awe-emotion, gratitude, prosocial behavior,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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